
 

 

不安色糖漬櫻桃 

 

 

 

——被飢餓追著跑的時候，人會變得特別焦慮想哭哦，所以得要好好吃飯才行呢。​

​ 本以為是口耳相傳、哄孩子吃飯的話，沒想到會是真實的。 

 

 

夜裡，一抹身影從窗戶翻入。 

被窩裡捲縮著的身軀似是聽見了動靜，那人吸吸鼻子後有氣無力的在床的角落挪了挪，最後

還是放棄掙扎般的躺在原位。 

 

「晚上好啊，沒想到這次換我翻窗了呢？」 

 

而湊夜並不在乎房間主人的反應，在輕輕將窗戶關好後，拍去身上沾到的小小雪花便朝床上

捲縮不動的人走去。 

 

「哼嗯～沒想到你真的躲在這裡呢，該不會又想說自己忘了約好要送我回來了吧？一連幾天

害我徒步走了好久呢，一句話不說就消失了，你真的那麼不想看到我嗎？」即便來至床邊仍未得到歡

迎，可湊夜的聲音仍舊平靜。僅僅，是那在平日像撒嬌般的輕軟鼻音，現在聽來更像是抱怨。 

 

不過他並不擔心眼前的人會對自己的抱怨產生不滿，人繼續道：「早兩天想著你可能是心情

不好就沒有去煩你，怎能想到你竟然真的就那樣丟著我不管呢。」 

 

「再加上今天也一直在找你，走太久腳真的很痛哦。」雖然抱怨不斷，可湊夜其實不討厭從學

校又或是資料走回宿舍的路程，只是他不喜歡孤身一人時雪花落於身上所浮現的冷意。「也不知道有

沒有磨破呢——」 

 

「……」 

 



「怎麼？我都找到了還要裝作自己躲得很好嗎，快起來啦，我沒有生氣。」見床上的人怎麼都

不作出回應，他也自顧自的找了個空位坐好，抬手輕敲對方蒙在被褥裡的頭顱，「怎麼啦？平日的吃

飯時間不都會第一時間拉著我去食堂嘛，今天怎麼變得更嚴重了啦？到底是怎麼啦？受傷了嗎？」 

 

唔，不過今天的三餐似乎都不符合他口味呢。 

雖說諾亞好像在拿到食物的當下就一人跑出去吃了。​

 

想著，湊夜歪歪頭繼續猜測在被窩裡裝死的諾亞到底發生了什麼，「騎腳踏車的時候不小心

摔倒的嗎？」 

 

「很嚴重嗎？你到底怎樣了啦……」 

 

話畢，湊夜還等待了片刻，可房間除了他跟諾亞的呼吸聲便是一片死寂。 

 

「哈啊。」在擔心的情緒達至最高點時，湊夜亦不再在乎小氣鬼諾亞會否因為被子被拉開而暗

自生氣的可能，「你不說話那我就自己看啦。」本坐在床沿的他踢下鞋子就爬到床角，隨手拉開了被

褥的一角。 

 

映入視界的是諾亞那看來是被他自己搔亂的黑髮，正落著淚、泛著紅的眼眶，還有那被犬齒

咬破，染上血色的下唇。 

而，他本來低垂的兩眸現正散渙又無奈的看著自己。 

 

「咦……？」 

 

那從未見過的眼神又好，還是諾亞的哭臉亦是，未曾設想過的畫面都讓湊夜感到不知所措。 

 

他一直以為，自己看見這人哭的時候會是無奈而平靜的。 

也許會帶一點點好笑吧？ 

 

因為諾亞的哭臉應該很新奇—— 

 

「呃、」只是，那掀開被角的手卻無處安放的凝在半空。 



湊夜一時組織不出對諾亞有效安慰詞彙，但他還是輕啟雙唇，語帶慌張的安撫起眼前無聲哭

泣的諾亞，「唔、沒事的，我回來了、」 

 

「嗯唔、諾亞是太餓了嗎……？我、我有帶糖果來哦、是你喜歡的蜂蜜口味哦？要不要先起來

吃點什麼呢？」見那人沒停下哭泣，湊夜用袖子幫他擦拭被淚痕爬滿的兩頰。 

 

「我想……你早上到中午也應該還沒吃過東西吧？現在應該會很餓吧……？呃呃、 

或者，你先坐起來讓我看看啦、好不好？嗯？」緊張讓湊夜的語速不自覺變快，話音未落他就

放下手裡的被角，伸手輕輕撫上諾亞的下唇，示意對方將咬緊的齒刃鬆開。 

 

可是對方唇上深入皮膚的傷口卻讓湊夜皺緊眉頭，他聲音微顫的輕喚眼前快哭成泣人的少

年：「諾、諾亞？」 

 

「……」視線終於抓到焦點時，頭腦就被水份過度流失的痛楚卷席。不過，在湊夜的糾纏下諾

亞總算鬆口，他張合雙唇，琢磨良久卻不知從何說起，「我、」 

 

「好累，不想再——」最鍾愛的人、事、物在一瞬讓變得厭煩，這應該作何感想呢。 

「……」可我總感覺，那是不可說的——對呼吸跟你都感到疲憊的時候，卻在再見你、聽見你

，或是將焦慮與不安分享給你之當下，就會感到幸福和喜悅的事。 

 

這樣的我很過份麼？ 

抬眸間注意到那雙銀瞳始終映出的自己，自責的思緒不經意在腦裡漫延。 

 

「諾亞？」 

 

可感受都是你給的， 

只要你想收回，一切就會結束。 

 

「……想你。」最後，諾亞撇開眼神，放棄了解釋。 

 

他伸手曳住從光源處朝自己伸來的手，以會留下瘀青的力度扣住那人纖細的手腕，隨即將他

拖進被窩。 

 



而未等湊夜反應，諾亞就啃上他潔白的掌側。犬齒刺破皮肉的剎那，鮮血就從傷口溢出。為

了不讓赤紅被棉絮吸走，諾亞馬上以唇舌吻上破口，啜飲那帶有鐵鏽味的暖意。 

 

「呀！你！」 

 

然而掌上熱辣辣的痛以及諾亞攻擊性的行動著實嚇到湊夜了，他淺色的眸裡全是害怕與對

諾亞的不解，在下意識的驚叫一聲後湊夜馬上用手推開諾亞的臉。不過，在下一秒人又馬上意識到

自己的叫聲說不定會被隔壁的孩子聽到時，比起高聲斥責諾亞，還是先壓低音量，以快要哭的不安

的口吻嘗試跟對方對話：「你！你在做什麼啦、好痛的啦……別這樣啦、」 

 

可是在無光的被褥裡不單是心情，似乎連聲音亦無法傳達。只見諾亞根本不理會湊夜，他鬆

開緊扣的手後將湊夜翻過身，重重覆在對方身上，接著又抓住那人後腦勺上的短髮，將他的臉按進

枕頭裡。 

 

「啊、」 

「唔——唔、唔！」 

 

湊夜的驚呼還來從喉裡發出就被硬生的悶成含糊又難受的悲鳴。 

 

未被咬傷的左手似要宣洩內心恐懼般緊抓住枕頭的邊緣，用力得連指節也泛出慘白，可在下

一瞬，諾亞的另一手就隨即攀上湊夜的左手手背，將手從枕頭上拖離。 

 

人那沒有多少血色的長指輕鬆擠進湊夜的指縫間，在將那人纖細的五指用力扣牢、握好後就

低頭把唇印上湊夜的後頸，毫不留情的咬破。 

 

「唔、嗚？ 

嗚！嗚……嗚！」 

 

在齒刃埋進雪白的剎那，鮮血、還有湊夜的哭叫就緊接而出。失去慰藉的五指可憐的搔刮床

單，可當撕裂的痛如海浪般的再次將自己淹沒時，他也顧不上右手的傷把手緊握成拳，甚至連十趾

趾頭也難受的絞緊。 

 

就在此時，諾亞默默開了口。 



 

「湊夜。」 

 

鮮紅染滿了那人的唇，就連臉頰亦在用餐時暈染上傷口流出的甜蜜血色。 

 

「我一直……在等你來。」而每當傷口上的血液看似要靜止之際，人又會以用再將其他完好的

皮肉貫穿，就如要在完好的每吋也傳達並烙印上自己的心意般—— 

 

「但又很害怕，你真的會來找我。」直至得到回應前、他的空虛被滿足前，諾亞都想要繼續索

求。 

 

「可我想，我是喜歡你的。」即便，他不喜歡為過程作出解釋，可是他更不願在淚水滴落時被

誤解成討厭。「最喜歡你的。」 

 

明明如此喜愛，為何會痛苦得無法忍受呢——惟獨這份心情，諾亞始終無法理解。 

 

「……嗚、嗚呼、」在湊夜的身體因痛楚而劇顫不止時，本以為已經被握至最緊的左手又被諾

亞用力捏緊了幾分，仿佛要將痛楚與佔據注入記憶最深處般，連將控制指節的僅餘力量也被全數抽

去。 

 

「哈、嗚……」淚水、聲音乃至呼吸也被綿絮全數吸收。 

恐怖的窒息感由然而至，可在意識飄忽之間，惟獨背後與脖頸上來自對方的體溫仍然鮮明。 

 

好可怕、好想逃、可是、 

更想被你需要。 

 

「……」即使會被過重的愛所溺亡，湊夜亦不曾想從這份刺痛的心意中逃開。 

 

「湊夜，有在聽麼。」穿刺、舔舐、吸吮的動作在後頸處一連重複了好幾遍，直至諾亞發現身下

的嗚咽聲愈漸微弱、以及湊夜繃直的雙腿開始不自然抽搐，他才鬆開壓在對方頭部的力度。 

 

「啊。」手改為輕輕摟住那人仍然發顫的腰枝，以指腹撫摸著他的過細的腰側，而蓋在諾亞身

上的被褥此時亦從他背上滑落。「湊夜？湊夜。」 



 

「呼、嗚……」重拾呼吸時，湊夜放開咬濕的枕套，撇過頭來側靠在枕頭上大口大口的呼吸

著。被悶得赤紅的臉在滑落了兩道淚痕，在白燈光的眩目和失血的暈眩之下，他輕輕的瞇起雙眼。

「嗚、嗚嗚、」 

 

即使精神在重獲呼吸後稍為沒那麼害怕，可湊夜還是止不住的全身顫抖。 

只是，在聽到諾亞的呼喚時，湊夜吸了吸鼻子，還是先抬起被淚水模糊的眼眸看往諾亞的方

向。 

 

​ 「唔、」然而，看著對方從唇邊染至臉頰的、屬於自己的血紅，湊夜還是緊張的輕吸了一口氣。 

 

「嗚嗯……好、了嗎……？」被咬傷的地方依舊刺痛無比，他自知大概沒有一、兩星期時間也

無法恢復。可在時隔良久再次得到那雙異色眼瞳的注視時，心底所浮現的卻是異樣的滿足與征服

感。 

 

「嗚嗚、」也可能是如此，才會連那恍惚要把自己拆吃入腹的眼神也會覺得心動吧？ 

 

我想，我是需要被你渴求的。 

也許，更希望你只需要我、更滿足於我呢？ 

這樣的我會太任性嗎。可你不是最喜歡我了嘛—— 

 

「諾亞、」 

 

假如我將心意浸上糖漬櫻桃的色彩，可以騙過你嗎？ 

 

​ 「還要、繼續嗎……」 

 

​ 「嗯。」用鼻尖親暱的輕蹭湊夜濕潤的臉頰，諾亞點點頭，靠到對方的耳際用尖齒輕力斯磨。

「再忍耐一下好麼？」 

 

​ 「嗯、呼唔、」伴著諾亞溫熱的呼息與變得輕柔的動作，陌生的酥麻感開始從耳廓不斷流竄。

意料之外的刺激讓湊夜軟下了腰，在發出一聲舒適的喘息後他急忙伸手捂住嘴巴，然後錯愕的緊盯

眼前的枕頭。 



 

​ 而就算他不去留意，也能感覺到諾亞高度集中的視線正燒灼自己的臉部， 

不過，如細雨般落於耳垂間的寵溺又讓這份過度熾熱的感受和心情蔓至全身。 

 

「那你輕一點哦……」湊夜吸了吸鼻子，鬆開嘴上的手後張口咬住眼前的枕套，看來是擔心驚

呼聲再度從嘴間洩出，「不、不要再咬耳朵了……好好的抱著我、」在他變得含糊的哭嗓再度響起，下

秒就能感覺到摟在腰上的手明顯被收緊了。 

 

「唔、」話語被無聲回應時，湊夜垂下兩眸，仍在不安中抖慄的雙腿被他輕輕交疊後用力夾緊

，最後又看向等待著的諾亞，「你不可以放開……」 

 

異色的目光早在湊夜的話音落下前就停在他軟紅的唇上，然而，在他乖巧的安靜下來時，諾

亞亦得以看清那因哭過而變得更為飽滿與艷紅的唇形。 

 

「……」不亞於血液的美味讓人頓時沉下了目光，而他更為渴望，也許是那雙的唇向自己傾吐

的甜蜜，「嗯。」 

 

唇會是甜的麼？ 

比想法先一步的是諾亞側頭印上半邊唇瓣的輕吻，還有，那絲經由溫度傳達而至的鐵鏽味。 

 

「嗯嗚？」 

 

「……」 

 

「諾亞、怎麼了？」見對方作出預料外的舉動，湊夜雖然驚訝，仍是先擔心的問。在鬆開白色

的枕套之際，本被遮蓋的半邊嫣紅亦完全佔據對方的目光。 

 

縱然，兩人都不明白親吻的正確意義， 

可由赤紅所觸發的，是比飢餓更為強烈的，名為侵佔的渴望。 

 

「……湊夜。」喉結上下滑動，諾亞再次吻上那張呼喚自己的唇。 

他自然是喜歡湊夜乖巧忍耐的模樣的。 

 



但更想的是，探索他想隱藏的所有聲音、想法與反應，接著將它們逐一品味、嚥下——讓那

仿佛每處都訴說著喜歡和接納的撒嬌跟呢喃將空虛填滿。 

 

「把舌頭伸出來好麼。」 


